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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伏的谷陇，山风带着田垄间稻花的香气往镇子里钻，
太阳刚从西边的山头落下，街上的电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
来，把青石板路照得暖烘烘的，以往这时候，各家吃过晚饭后
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摇蒲扇，聊几句庄稼长势、邻里琐事，
不到半个时辰就关上门休息了，整个镇子夜晚安静得出奇，
只能听见虫鸣声。但是这些天情况却不一样了，镇中心球场
那边哨声一响，男女老少都坐不住了，鞋底子蹭着地面向那
边赶去。

今年谷陇“天亮文化”乡村篮球赛参赛的 85 支队伍、上千
名队员冲破了村寨界限，没有年龄、职业的区别，谷陇本地 29
个村寨代表队不用说，就连凯里、施秉、余庆那边的体育爱好
者也成群结伴而来，背球鞋、提水杯，满脸都是兴奋劲头。组
别划分得很贴心，有身强力壮的青年队、沉稳老练的中年组、
蹦跳得欢的少年队、利落飒爽的女子队。

球场上最显眼的是少年组的半大孩子，身材还没有发育
完全，球衣套在身上摇晃不定，跑起来满头满脸是汗，混着地
上的灰尘，一个个都成了小花脸，但眼睛却像星星一样亮，抢
球时摔了一跤，屁股蹲儿砸在地上，爬起来抹把脸接着跑，一
点也不娇气，场边的爹娘笑着骂猴儿似的，但手中的矿泉水
瓶攥得很紧，等下场了马上就要递过去。

中年组的汉子们又是一种情景。许多人肚子微微凸出，
来回奔跑就喘粗气，衬衫湿得贴在背上，但抢球毫不含糊。
传球、走位、投篮等各方面都认真，不像友谊赛一样不争输
赢，而是像打什么重要的擂台一般，投进一个好球时，场边观
众的叫好声能把屋顶掀翻；失手之后自己先挠着头笑起来，
然后大家也跟着乐。最令人高兴的是女子队，平日里在家喂
猪种地、做家务事的嫂子们换上运动服个个精神抖擞，运球
稳、投篮准，一点也不比男队差，每每有女球员投中三分，场
边的婶子大娘们就拍着手喊“好样的”，比自己上场还得意。

赛场四周，更是一片热闹非凡的烟火气。美食摊子沿着
路边一字排开，炭火燃得正旺，烤串在铁架上滋滋冒油，撒上
辣椒面后香气扑鼻而来。卖冰粉的老阿婆守着自己的摊位，
铜勺敲打瓷碗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红糖浆顺着勺边流淌而
下，清甜的凉意在空气中慢慢散开，还有挑着担子卖李子、杨
梅的老乡，都是自家山上刚摘的，果子上还带着露水，价钱公
道，秤头给得足，看球的人手中不空闲，老汉攥着烟袋，眼睛
盯着球场，嘴里念叨着球路；小孩子们攥着冰棍，在人群里穿
梭着，时不时因一声叫好蹦起老高，年轻的姑娘小伙聚在一
起看球聊天，晚风拂过发梢，都是轻松的笑。

旁人只认为是球赛热闹，但是谷陇人知道，这热闹的背后是日子越来越有奔
头。过去镇里晚上生意冷清，商铺一般在八点左右关门，而如今借助赛事人气，各
家商铺都能多做一些买卖。开杂货铺的老王说这段时间饮料、雪糕卖得快，晚上
多赚的钱够孙女买两本课外书，卖酸汤粉的李婶夜里特意加了卤味和冰浆，收摊
的时候数着零钱，脸上的笑纹都深了。

人心就更加难得了。过去各村寨的人除了走亲戚，很少有聚在一起的时候，如
今因为一场球赛你到我村切磋，明天我到你镇做客，一来二去就熟络了，赛场上拼
得热火朝天，下场了勾着肩膀去吃一碗冰粉。老人都说这才叫做生活该有的样
子，吃饱穿暖了就得找点乐子，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乡风也就变淳朴了。孩
子们不再整天待在家里看手机，到球场上跑一跑，身体也健壮了，性格也开朗了。

其实哪有什么神秘的“天亮文化”呢？归根结底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以
后，心里就有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夜里灯才能照得久，人们的笑才真，这并不是
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是一场场平凡普通的球赛、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小吃、一声
声由衷而发的叫好，但是这些烟火气息之中却蕴含着谷陇人最真实的心愿：生活
有盼头、邻里有温情、日子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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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每当盛夏裹
挟着灼人的热浪席卷城市，刷到各地突
破四十摄氏度高温的新闻时，我的思绪
总会越过群山，回到岑巩县思旸镇双龙
村岩屋口，怀念那股自山腹奔涌而出的
清风——藏在侗寨深处的凉风洞，是刻
在游子心底最清凉的乡愁。

这方依山而建的侗族古寨静卧山
坳，是一座两百余户、千余人的侗家村
落，族人世代相守于此。错落的楼房顺
着山势两旁铺展，中间是一条龙河静静
地流淌。每到夏末初秋时节，青灰瓦檐
上摊晒着金灿灿的肥硕玉米，木楼廊檐
下成串的红辣椒热烈明艳，空气里时时
萦绕着米酒醇厚鲜美的香气。村寨背
靠的山体藏着百余个溶洞群，凉风洞便
是先祖留给整个寨子天然的山间凉宫，
也是一代代侗寨人夏日消暑的秘境。

循着寨口古朴的青石板山道缓步
走向后山，正午的暑气依旧浓烈，道边
的狗尾草被晒得蔫软，聒噪的蝉鸣在山
谷间此起彼伏。可行至野栀子丛生的
坡地转角，一股温润的凉意便扑面而
来。还未抵达洞口，脖颈间的汗珠就悄
然消散，这份冷风绝非空调制造的干涩
寒气，它裹挟着岩壁湿润的潮气，混着
洞口野花草自然的芬芳，轻柔拂去满身
燥热。

洞口平整的天然石台，从来都是侗
寨最热闹的聚集地。摇着蒲扇的老人
闲坐闲谈，挎着竹篮的妇人围坐在一起
分拣田间新摘的蔬果。刚从田埂采收
的黄瓜随手搁置在石台上，片刻便浸满
沁骨的清凉，咬一口脆爽甘甜。

举着手电向洞内缓步深入，光束扫

过千百年凝结而成的钟乳石，形态千姿
百态。有的酷似吊脚楼翘起的飞檐，有
的宛若酒坛升腾而起的酒花，岩壁不断
渗出细碎水珠，指尖触碰，凉意顺着指
尖蔓延全身。洞底的暗河静静流淌，水
流摩挲着被岁月打磨光滑的青石板，
风声穿梭在曲折洞道之间，调子悠远
绵长，恰似侗寨代代传唱的古老侗歌，
在石梁之间悠悠回荡。儿时的暑假，
我总跟着伙伴提着玻璃瓶钻进溶洞，
想要在暗河浅滩搜寻小虾，往往没走
多远，就被凉意激起一身鸡皮疙瘩，盛
满 一 瓶 山 泉 匆 匆 跑 出 洞 口 。 一 出 洞
穴，热风再次裹上身，一冷一热的交替
之间，山野独有的灵气，便融进了少年
的夏日记忆里。

暮色降临之后，凉风洞更是化作整
个村寨的生活乐园。侗家人把简易木
桌搬到洞口，鲜香的农家腊味顺着晚风
飘向山林，老者斟上自酿米酒闲话家
常，孩童在洞前梯田追逐飞舞的蜻蜓。

这些年漂泊奔波，辗转浮沉，吹过
写字楼终年恒定的冷气，也踏访过不少
声名在外的避暑胜地，可那些凉意只消
褪去周身暑热，消解不了心底积郁的沉
闷局促。别处的凉意只解一时燥热，唯
有凉风洞的风，裹着山间草木、侗寨烟
火与年少时光，十五摄氏度的温润，是
独属于故土的温柔。

人间万般清凉景致，终究不及故乡
山腹涌出的一缕长风。每当盛夏热浪
翻涌，心底总会漫上来洞口的草木清
香，仿佛那道穿洞而过的风，正穿过蜿
蜒山路，轻轻唤我，回到那座藏着一整
夏清欢的侗寨山坳。

难忘侗寨凉风洞
○ 杨政权

第 一 次 见 阳 荷 的 人 ，多 半 会 被
它唬住。土里冒出来的，不是寻常
的茎叶，而是一个个紫红色的疙瘩，
裹着一层一层的鳞片，像没长开的笋
子，又有点像着了火的松果。它从
肥厚的叶子中间钻出来，沉甸甸地
吊着，头一次看还真不知道是个什
么东西。

我们黔东南的人老爱把阳荷和折
耳根来做一个比较，不是没道理的。
这两样东西都有一股子冲劲儿，头一
回吃的人多半要皱眉头。折耳根是
水里来的腥，凉丝丝地往喉咙里钻，

喜欢的人说那是清香，讨厌的人躲都
躲不及。阳荷不一样，它那辛味里带
着凉，像松脂又有点像薄荷，咬下去
先是一股冲劲，紧跟着化成清清凉凉
的，在舌根那儿慢慢散开。折耳根得
嚼几下才出味道，阳荷倒爽快，一进
口就把底牌亮出来了。非要说的话，
折耳根像山沟里藏着掖着的暗流，阳
荷就是大中午太阳底下明晃晃的溪
水 ，一 眼 看 到 底 ，可 你 就 是 挪 不 开
脚。这两盘菜是不会同时出现在同
一餐桌的。

我小时候对夏末秋初的记忆，都
跟阳荷那股子辛香气缠在一块儿。
那会儿老房子房前屋后都栽着几丛，
叶子宽大得很，风一吹哗啦啦响。每
次我婆叫我去掰阳荷我都怕得要死，
这地方容易藏蛇，遇到过多次。掰回
来后，我婆拿指甲掐掐阳荷的尖，说
声刚好，我就放心了。她切阳荷从来
不用刀，就用手撕，顺着纹路一扯，紫
红的鳞片就裂开了，里面是象牙白的
嫩心，还会渗出些黏糊糊的汁水。那
汁水沾在手上，一整天都带着股特别
的辛香，洗都洗不掉。

毛辣果得挑熟透了的，红得透亮，
跟阳荷一样切成丝。青椒要本地那
种细长的，皮薄肉厚，绿生生的。三

样东西一块儿下锅，整个厨房就活
了。阳荷的辛香让热油一激，直冲冲
往人鼻子里钻；毛辣果的酸甜一炒就
变得醇厚起来；青椒也不甘示弱，把
自己的清鲜全抖搂出来。这三样在
锅里谁也不让谁，翻来滚去地较劲
儿，最后让一勺盐给劝和了。盛到白
瓷盘里，红的紫的绿的，好看得很。

这菜是真下饭。夹一筷子进嘴，
阳荷丝还是脆生生的，咬下去先是一
股辛，紧接着变凉，末了还能品出点
回甘。毛辣果的酸在舌尖上打转转，
青椒是那种踏实的清辣，把别的味道
都给托住了。

阳荷还能吃出很多花样，夜市上
有人把它串成串，刷了油搁炭火上
烤，火苗舔着鳞片，爆出来的香味比
炒的还野。撒上辣椒面，外头焦里头
嫩。小馆子里有凉拌的，切成薄片，
拿煳辣椒、蒜末、木姜子油拌了，再滴
几滴酸汤，吃着咔嚓咔嚓响。最妙的
还是泡的，也有朋友用淘米水泡阳
荷，封在土陶坛子里，过个把月再开，
原来紫红的颜色褪成浅浅的粉，那股
辛味也收了，变得又沉又含蓄。夹一
块出来，咬着韧韧的，酸里头透着香，
是时间慢慢泡进去的味道。去年我
也泡了一小坛，可能是天气原因，“翻
了车”。

我这下才晓得，阳荷这玩意儿，小
时候吃的是那股子鲜猛，长大了倒品
出它的柔来了。折耳根也是，凉拌了
吃是脆生生的犟，炖进汤里就化成绵
软的药香。大概不只是因为它们都
长在山野里头——是它们都晓得怎么
把犟劲儿藏进软里头，跟这片地上的

人一个样。
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我总爱在

菜市场里找阳荷。刘禹锡写玄都观
的桃花，说“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
郎今又来”。我比刘郎走运，阳荷每
年夏秋交接的时候都准时来，紫红的
苞从土里钻出来，不管世事怎么变。
它就那么长着，拿自己那点辛香，把
散在四处的人一趟一趟往回唤。

如今在凯里住久了，到时节了我
也习惯了去风情园买阳荷。八月里，
卖菜大姐的竹篮里码着一排紫红的
苞，还带着泥，鳞片上挂着露水，味道
一直还是阳荷的味道。

我忽然觉得，我婆兴许压根儿就
没走远。她只是换了个地方，换了个
灶台，还在炒那一盘红的紫的绿的，
还在等我回去扒三口饭。天慢慢暗
下来，我没起身开灯，就着最后一点
光，看着案板上剩的那个阳荷，紫红
的鳞片一层一层的，像封信没拆开。

风情园的卖菜人每年八月都在，
竹 篮 里 总 有 紫 红 的 疙 瘩 沉 沉 地 吊
着。我提回家，撕开，切丝，下锅，要
么凉拌要么烤，有时候什么都不做，
就那么搁案板上多瞅两眼。红的毛
辣果，紫的阳荷，绿的青椒，这三样摆
白瓷盘里，就是整个故乡了。折耳根
也一样，不管走到哪儿，只要在凉拌
摊上看见那白生生的根节，心里头就
踏实了。它们一个长水边，一个生土
里，一个带腥，一个含辛，可在离了乡
的人的舌尖上，都成了同一种东西。

阳荷不说话，可什么都记着。记
着它的人，走再远，舌尖上都有一盘
故乡等着。

阳荷
○ 黄华

周末回昌吉看望父母，整
理书柜时，我在最顶层翻出了
几本老相册。塑料封皮早已起
皮破损，四角因常年翻看而被
磨得圆润光滑，没有精致的装
帧，厚厚几本花花绿绿摞在那
里，却装着我朴素而多彩的童
年，装着全家人的温柔岁月。

轻轻翻开老相册，指尖拂
过泛黄相片，许多尘封已久的
往事便缓缓浮现在脑海。

儿时，父亲用多年积蓄买
下一台相机，为的是给我们留
下珍贵的念想。他总说“时光
飞逝，孩子们转眼就大了，总要
留点痕迹”。于是每年四季，山
间、田野、河坝、菜园都成了他
的取景地。每次拍照，全家便
像 过 节 一 样—— 选 个 碧 空 如
洗、白云飘逸的好天气，天未亮
就梳洗打扮，我们换上最漂亮
的花裙子，扎上蝴蝶结。父亲
半蹲着身子，眯起一只眼，将我
们的身姿、笑脸连同那片天高
地阔，一并定格在胶卷中。那

一张张照片，串起了我们斑斓多彩的童年。
斗转星移，我们渐渐长大，父母的鬓角增添了许

多白发。离乡求学工作，老相机被收进柜子深处，成
为一枚沉默的旧物。父亲每年增添一本老相册的习
惯，也在某一年悄然中断。翻到相册后面，空白页越
来越多，像是时光戛然而止，让人心里空落落的。

我翻开扉页，那里夹着几张黑白照片。最旧的一
张是母亲在姥姥家的全家福，再是父母的结婚照。那
时的父母还很年轻，眉眼干净澄澈，没有太多岁月的
疲惫，父亲穿着中山装，母亲扎着麻花辫，肩挨着肩，
嘴角含笑，眼中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往后翻，中间多
了小小的我——扎着小揪揪，攥着铃铛，一脸懵懂，对
眼前的世界一无所知，却被父母稳稳护在中间。

再后来，妹妹出生了，弟弟也来了，相册上的人数
逐渐增多。记得盛夏的一天清晨，母亲早早喊我们起
床，说是要到向日葵地里拍照。睡眼惺忪的我们一听，
立刻如同雀跃的小鸟从被窝里蹦起来，穿上花裙，在院
中旋转成一只只蹁跹的蝴蝶。我们穿过麦田，转过一
片树林，无边无际的向日葵豁然映入眼帘——千万朵
金灿灿的花盘齐刷刷地朝向东方，在晨曦中闪闪发光。

全家人在蓝天白云下、天山雪峰前，与绽放的向
日葵合影，每一张都盛满了夏日热烈与浪漫。那时的
日子过得慢，没有匆忙，没有繁杂，一家人相守相伴，
寻常烟火便是安稳的幸福。

往后翻，全是我们从小到大的细碎剪影，背着新
书包上学的稚嫩模样，在院中嬉戏打闹的奔跑身姿，
母亲在院中忙碌的侧影，父亲在灯下看报的轮廓。翻
到某一页，我的手忽然停了下来——那是一张姥姥和
我的合影。那年秋天，阳光透过浓密的玉米叶，洒下
斑驳碎影，姥姥坐在那把老竹椅上，微微佝偻着背，我
歪着头靠在她肩上，心里安稳又踏实，全然不知岁月
匆匆。如今捧起这张照片，看着姥姥慈祥的笑容，眼
泪忍不住奔涌而出。

我整个童年都在姥姥身边度过，春日看花，夏夜
乘凉，秋日摘果，冬天围炉。她把最朴素的疼爱揉进
每一个寻常日子里。可时光从不留情，我离家越来越
远，姥姥渐渐老去，终究留在了旧时光里。

人到中年，翻过山涉过水，才慢慢懂得，生活中最
动人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过往，而是寻常日子里的陪
伴与温暖。几本老相册，承载着一家人的烟火温情，
记录着光阴赠予的朴素深情。

老
相
册
里
的
温
柔

○
于
红
秀

一场秋雨过后，天空放晴，
父母在地里起花生。他们动作
麻利，各抱着一把枝叶左右摇晃
几下，使劲一拽，甩一甩，一串串
花生就整齐地排在地上了。我
只抓住一根用力拔，不想好几个
花生也破土而出，又惊又喜，抖
一抖，先拽一个剥壳尝尝，一股
豆腥味，赶忙吐出，根本不能
吃。他们将拔出的花生一个个
拽到大箩筐里，越来越多。全部
摘完，父亲挑着满满的两大筐，
一路沉甸甸的喜悦。

刚摘的花生，放在小院里
晾晒，平展地铺在一大块蛇皮
布上，让阳光来检阅。一地的
花生，满院淡淡的泥土芳香，母
亲抓上一些花生，洗净下锅煮，

加些盐，滚锅后再煮上二十分
钟 左 右 。 我 在 院 子 里 进 进 出
出，边望着院子里的花生边朝
着厨房咽口水。当阵阵香味飘
出，热腾腾的一锅花生总算出
锅，稍冷了些，我就开始下手，
抓一个一捏，掰开两半，赶紧将
粉嫩的花生米送入口中，咸鲜
软糯，入嘴清甜，越吃越想吃。
我抓上一大把坐在小院里，慢
慢享用，边吃边哼着歌。

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用不
了 几 天 ，一 院 子 的 花 生 晒 干
了。母亲拿着筛子站在巷口去
泥，边筛边拣去个小的，装入蛇
皮袋。一大袋子的花生，一部
分带壳留着过年，另一部分要
剥出花生米，一家人坐在院中

一起剥壳，一粒粒粉红的花生
米落入盆里，哗啦哗啦响。母
亲 还 要 拣 些 大 个 圆 实 的 做 种
子，可源源不断地有花生吃。
我剥了一个壳，里面居然有四
个花生米，大声向他们报告，母
亲 微 微 一 笑 ，说 我 要 走 大 运
了。我们一起都乐了，笑声回
荡在小院里。

花生收上来后，正是尝鲜
的好时候。父亲抓些花生米炒
着吃，里面放点盐或糖，又香又
脆，能吃好多天，一天三顿都可
以当菜吃。用来煮稀饭，那一锅
吃得可快了，粉糯浓稠，甜香爽
口，肚子总要吃得发胀。小院的
餐桌上，那些天总飘着花生香，
淡而香远。送些给亲戚，尝尝新
花生的嫩甜；左右邻居换花生
吃，互相打趣对方的好吃，还要
学怎么种。我只觉得自家的花
生好吃，抓些放进口袋，带给伙
伴们尝尝，不停地炫耀。

如今，花生上市，看着摊贩
一筐带有泥土的花生，不由得想
起儿时收获花生时欢乐的场景，
买点尝尝，回味那段自给自足、
自得其乐的时光。那一院的花
生飘香，给平淡清苦的生活增添
了一份香甜和乐趣，在岁月里慢
慢沉淀，香醇回甘，悠然绵长。

一院花生香
○ 季勇

前几日和老友闲谈，聊起
生活百态，她笑着说，人活到一
定年纪才明白，人生从来没有
十全十美的圆满。细细琢磨，
甚是通透。年少时的我们，心
性执拗，满心奔赴完美。做事
要尽善尽美，待人要面面俱到，
生活要事事称心如意。总觉得
足够努力、足够周全，就能拥有
毫无缺憾的人生。走过岁岁年
年，历经得失聚散、起落浮沉才
慢慢懂得，世间万事，本就难有
圆满。人生最好的境界，从来
不是极致完美，而是一个温润
的“半”字。半得半失，半醒半
醉，半俗半雅，方才是烟火生活
最真实的常态。

早些年的我，是个十足的
“完美主义者”，凡事都要追求
极致圆满。工作上，我总想事
事争先，每份任务都苛求毫无
瑕疵，哪怕是细微的疏漏，也
会反复纠结、彻夜难安。遇到
分歧不肯退让，接手工作不愿
敷衍，硬生生把自己逼得紧绷
又疲惫。那时总以为，足够拼
命、足够周全，就能换来事事
圆满。

生活里亦是如此。与人相
处，我总想顾及所有人的情绪，
生怕言语不周得罪他人，遇事
习惯性迁就退让，哪怕委屈自
己，也想换来相处和睦。看待

生活，我执念于光鲜顺遂，羡慕
别人的圆满人生，纠结自己的
些许缺憾，稍有不顺心，便焦虑
内耗、郁郁寡欢。一味追逐满
分人生，最后却发现，自己活得
身心俱疲，满心疲惫。

很喜欢一句老话：凡事半
圆满，万事皆寻常。慢慢沉淀
下来，我开始读懂“半”字的人
生智慧，学着与不完美和解，与
生活温柔相处。

我开始接受工作的“半分
遗憾”。不再强求每份事情都
极致完美，不再纠结细微的对
错 得 失 。 认 真 对 待 每 一 份 任
务，尽力做好每一件事，无愧于
心 便 足 矣 。 有 些 结 果 不 尽 人
意，不再过度内耗；有些付出未
有回报，不再耿耿于怀。人生
本就有得有失，全力以赴，便是
最好的答卷，不必事事苛求圆
满。松弛处事，适度尽力，反而
做得更稳、走得更远。

我也学会了相处的“半分
留白”。从前待人处事，总想面
面俱到、掏心掏肺，期待真心换
来真心，周全换来认可。历经
人情冷暖才明白，人心各有不
同，相处不必满分。不必强求
所有人理解自己，不必勉强维
系所有关系，不必事事迎合他
人心意。

合得来的真心相伴，道不

同的坦然放手。与人相处留几
分余地，待人接物存几分分寸，
不纠缠、不勉强、不执念。半真
半假待人，半醒半愚处世，看似
留有缺憾，实则省去了无数人
际烦恼，活得通透又自在。

《菜根谭》有言：花看半开，
酒饮微醺。这短短八字，道尽
人生最高级的智慧。花开全盛
便 会 凋 零 ，酒 饮 尽 兴 便 会 伤
身。万事太过圆满，便是衰败
的开端。人生亦是如此，太过
较真易疲惫，太过极致易遗憾，
留有余地，方能长久。

生活里，我慢慢褪去执念，
接纳人生的“半分寻常”。不再
羡慕别人的光鲜圆满，不再焦
虑自己的平凡缺憾。日子不必
轰轰烈烈，安稳舒心就好；人生
不 必 事 事 如 愿 ，平 安 顺 遂 足
矣。晨起三餐，日暮烟火，平凡
的日常，藏着最踏实的幸福；略
有缺憾的人生，才最真实动人。

慢慢懂得，“半”字藏着通
透，藏着从容，也藏着人生的大
智慧。半生风雨，半分释然；半
得半失，半分安然。不苛求、不
执念、不内耗，允许人生有缺
憾，允许生活有遗憾，允许自己
不完美。

人生过半，方知圆满皆虚
妄，寻常才是真。往后余生，愿
我们都能读懂“半”字人生，守
一份淡然，怀一份从容。凡事
不求满分，处世留有分寸，在得
失中释怀，在缺憾中知足。于
半俗半雅间生活，于半醒半醉
中修行，活出松弛安稳、自在通
透的人生姿态。

人生“半”字思
○ 董宁


